
佤 邦 简 介 

佤邦位於缅甸东北部，邻近泰国、寮国的

边界上， 俗称“金三角地区“， 过去大

量种植罂粟花(可提炼成鸦片)，利润甚

大，因此在毒枭、缅甸共产党及缅甸、泰

国政府军的利益冲突下， 战争连连，生

活、物质及环境相当穷困；加上雨季疟蚊

的肆袭，每年死亡数千至数万人，平均年

龄只有四十多岁。 

   

1996 年在四位将领合作下，成立佤

邦军事自治区，铲除罂粟花，改种

农产品。 百姓约八十万人，大部分

是缅甸佤邦人，少部分是中国云南

移入的人民；佤邦无自己的文字，

没有学校， 95%以上为文盲。在教

会基督徒的关怀下，生活教育日渐

上轨道： 

(一) 1993 年有宣教士进入，设立兴

邦学校， 教导中文、缅文，约有一

千多位学生。 

   

(二) 1997 年有医疗宣教医师黄新明及屏东基督教医院支援护士，设立安邦医

院，除提供医疗服务外，也训练许多当地青年作医疗人员。 

(三) 2000 年杨一哲老师(原兴邦学校校长) 在孟干设立孟干基督教学校，并设

有四个分校，约有七百位学生上课。      
 

 

 

 



在佤邦，没有看到鸦片(图)   
  

 

 

 

佤邦首府邦康  

编者按：今年世界禁毒日期间，记者进入缅甸第二特区佤邦地区，采访了佤邦政府的

高首脑、地方官员、普通百姓和经商的中国人，并深入 200 余公里到了佤邦的基层区、乡政

府，见识了仍显神秘的“金三角”的实面目。本版将分两期连续刊载记者的佤邦之行，敬请

关注。  

首府和中国仅一河之隔  

从昆明乘飞机 40 分钟便到了云南东南部的思茅市。驱车 7个小时后到达孟连县的口岸

小镇孟阿，缅甸第二特区佤邦地区就在河对岸。  

1988 年记者曾来过这里，那时孟阿镇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大多是穿着绿军装的缅共官

兵。镇前的南卡河上用木板搭了一座浮桥，边防战士就站在河边检查过往者的证件。对岸山

头上飘扬着的缅共旗帜近在咫尺，当地人告诉我那是缅共中央所在地。  

16 年后，记者怀揣思茅公安局签发的边境通行证再次来到孟阿，只见街上当年作为边民

互市交易场所的一排排棚屋，已被一幢幢楼房代替，柏油路直通到南卡河畔，河上架起了钢

木结构公路桥。国门处是一座“中国”二字造型的两层建筑，一队武警战士威武地站在桥头

前。桥那边便是已对中国旅游者开放却仍令不少人闻之色变的“金三角”。  

验过证件，走过不足 50 米的大桥，脚下便已是缅甸的土地。登上接我们的汽车，爬上

一段小坡，便见三五个着淡绿色军装的人蹲在伸着拦车杆的哨卡前，知情人说他们是佤邦的

警察。哨卡对面有几间小屋，那便是海关。车行不到 5分钟翻过一个山头，只见不远处有一

座高耸入云的缅式佛塔，塔下一栋栋建筑鳞次栉比，我们来到了和中国一河之隔的佤邦首府

邦康市。  

所有商品都用人民币标价  

汽车把我们带到了挂着缅中两国文字的“缅甸第二特区佤邦对外关系部”牌子的小院，



小院的葡萄架下悬着一张吊床，旁边就是会客室。在一排国内常见的长条木椅落座后，负责

对外关系部的赵岩纳部长用功夫茶迎接我们。随后，他带我们来到了市中心被称为国宾馆的

南心宾馆。住进这个由三层楼房构成的国宾馆后，记者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上街去买毛巾、牙

刷。国宾馆的房间里预备了简陋的洗漱用品和浴巾，却没有毛巾，“牙刷用完了还没买回

来”，服务员告诉我。宾馆对面是邦康 大的百货“超市”，在这个也就一百来平米的超市

里，有 T恤，有电器，还有包装精美的“牛初乳”，全是中国产的。记者要的牙刷、毛巾都

只有上海产的一种，无法货比三家。交钱时记者问：“收人民币吗？”一口普通话的服务员

笑道：“当然啦。”后来才知道，人民币在佤邦全境流通，所有商品都是用人民币标价。  

漫步街头，水泥路面的道路两旁多是马赛克贴面的三四层楼房，门脸房上的招牌大多是

“四川饭馆”、“成都小吃”、“云南米线”、“中国移动”、“珠宝首饰”，清一色的汉

字。置身其间，恍然中国某地一小镇，不同的只是“XX 按摩房”的招牌多一些。邦康 热闹

的地方是“恒康娱乐有限公司”。入夜，记者来到这里，只见院中的小广场上正在放映露天

电影，旁边的麻将馆和赌场人声鼎沸。两层楼的赌场里摆有十几张赌台，围在赌台边上的多

是普通百姓，衣着光鲜的豪赌者一个没见着。知情者说这里只是小赌着玩，和西双版纳对面

第四特区的小孟拉比差远了。赌场后边是溜冰场，百十来个晃动的少男少女在闪烁的灯光

下，用欢快的尖叫声讴歌着和平的生活。旁边还有一个游泳池，可惜里面没有水。因为天

旱，佤邦电站水量不足，街上的商店点起蜡烛应付分段停电。就连国宾馆也不能幸免，自备

的发电机只够照明，本来就不怎么制冷的旧空调一到半夜就停了，热得人直淌汗。  

随行的北京画家韩云峰说，这比他当年来的时候强多了。他从 1985 年起就常年在云南

边境上写生、拍摄影像资料，对佤邦非常熟悉。他说，1989 年前邦康虽是缅共中央所在地，

却也是烂泥地上的一排排简易房，荒凉一片。现在三万多人住在这里，有了银行、商店、宾

馆、电话、移动通信、电视台，建起了电厂、自来水厂、烟厂、酒厂、造纸厂、汽车修理

厂，已经有点城市的模样了。“这是佤邦政府这些年大力禁毒，发展替代经济的成就”，韩

云峰说。  

虽然贫穷却秩序井然  

行前，听说记者要去“金三角”，同事和亲友都有些担心，“小心点，注意安全，千万

别碰那玩意儿！”到了佤邦才知道，这里虽然十分贫穷却秩序井然，由于外来人口不多，很

少发生刑事案件。至于人称“那玩意儿”的毒品，更难见到。如今，佤邦仍有大烟种植，但

吸食和贩卖海洛因都是犯法的。  

佤邦面积 4万多平方公里，比我国的台湾还大。佤邦和中国云南接壤的北部地区绝大部

分是高寒山区，土质、气候很适合罂粟生长。19 世纪末，缅甸沦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鸦

片也从欧洲来到了佤山。山民们年复一年地种植大烟，收获的却是贫穷，1989 年，佤邦人均

有粮食才 80 公斤，可见鸦片经济危害之深。缅甸独立后，禁种大烟，但远在 1000 多公里外

的仰光政府对佤山鞭长莫及。上世纪 50 年代国民党的残余部队溃退到这里，征收鸦片，武

装贩烟，更加刺激了佤山的鸦片经济。70 年代末缅共武装统一佤邦后，采取拔除烟苗的强制

手段禁烟，但收效甚微。  

1989 年 4 月佤邦联合党和佤邦政府成立，正揭开了佤邦禁毒的历史篇章。1990 年新政

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便提出了要逐年减少大烟种植面积。新政府颁布的《禁种和根除大烟

的策略和措施》规定：对 50 岁以上的吸食大烟者进行耐心劝说；对 50 岁以下的分别按情况



和区域，采取强制戒毒和劳动改造的办法。1991 年 6 月又颁发《禁毒通令》。在第二个五年

计划中，分地区分片落实大烟禁种，发展各种经济作物，成了工作重点。  

1996 年，佤邦联合军经过数年苦战打败了盘踞在佤邦南部泰缅边境的大毒枭坤沙部队，

迫使坤沙向缅甸政府投降。1997 年，佤邦政府就使坤沙经营多年的位于“金三角”腹地的南

部地区，成了无毒源区。1999 年，他们在缅甸政府的许可和帮助下，在南部地区建起铁皮或

石棉瓦住房，用大卡车把祖居高山的烟民们送到坝区，让他们在那里种稻谷，种龙眼、香

蕉、荔枝。政府计划南迁 10 万人，现已迁去 6万人。“上百年来离开种大烟就不能过活的

高山烟民，已有 95%迁去南部，不再种大烟了。”佤邦政府副主席、联合军副总司令李自如

说。  

如今，佤邦有一个团级单位的稽查大队、各县设立的一个中队和各区设的分队，专门监

督各县、区完成减种和禁种计划，稽查贩卖毒品者和吸毒者。今年 5月 21 日到 6月 20 日，

佤邦和云南思茅地区联合开展扫毒行动，佤邦抓获了吸毒者 187 人，贩毒者 80 人。记者来

到关押这些人的邦康警察局监狱，看到了收缴的成箱的海洛因、成包的麻黄素。抓获的毒贩

绝大多数是从其他地区过来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佤邦对贩毒和吸毒者的惩罚方式是判处

刑期后，戴着脚镣在橡胶园劳动改造。  

在佤邦期间，记者穿行在首府的各个角落，驱车 200 多公里到了山里种植大烟的村寨和

鸦片交易的集贸市场，却不见鸦片的影子。眼看要离开“金三角”了，在离中国边境 10 多

公里的山上公路边，陪同的佤邦警察发现了一株罂粟花。同行的几名中国人闻讯，呼地跳下

车，围着那株在山风中摇曳着单薄身姿的白色罂粟花，端着照相机、摄像机，趴在地上仔细

拍摄。陪同的警察说这是上一季收割后遗落在路边的。  

见到了佤邦的传奇人物  

来邦康两天了，始终不见佤邦传奇人物、第二特区政府主席、联合军总司令鲍有祥的身

影。不停有电话从山上打来，称鲍主席在矿区处理生产问题，让我们上山去见面。为此，分

管司法委的李自如副主席安排他属下的警察局送我们上山。送我们的 6辆车全是客货两用的

“丰田”、“三菱”皮卡，开道的警车也一样。邦康市里汽车不多，但大多是德国产的“奥

迪”、日本产的“本田”，并都是右舵，从泰国进来的，10 来万就能买到手。可它们一出邦

康就不灵了，只有这种四轮驱动的皮卡才能承受佤邦的公路。果然一出邦康，汽车便吼叫着

在碗口大的山石铺就的盘山道上颠簸起来。现在佤邦各区、乡都通了公路，大多是这样的弹

石路和毛路。  

开车的司机小岩来自总参谋部，年仅 22 岁，却已有 8年军龄，14 岁就“扛枪打仗”。

小伙子话不多，但说起鲍总司令和带领他们打坤沙的李副总司令，谈兴颇高。可惜汽车没多

久就抛了锚，我只好换到另一辆车上。这辆车的司机小尹身着佩戴臂章的绿色警察服，全副

武装，十分干练。他今年 27 岁，当警察 10 年，现已是邦康 110 的副总指挥。他和小岩一

样，政府每月发给 30 元津贴、40 斤大米，一年两双鞋、两套服装。  

汽车在佤山上盘旋颠簸了大半天，跑了 160 公里，入夜来到了海拔 2200 米的龙潭特

区。第二天早上刚醒，鲍主席已在浓雾中从 40 公里外的老家赶到了我们的住地。现年 55 岁

的鲍主席、鲍总司令，出生于 1960 年中缅勘界前的中国佤族头人家庭。因不满国民党残余

部队的横征暴敛，17 岁拉起队伍。他曾带领 11 人用三支枪、两把长刀，打败了 1000 多人的

部落武装，名震佤山。是他邀请缅甸共产党进入佤族地区，南征北战统一了佤邦，又是他请



走了缅共领导层，继而与缅甸政府和解，建立了“和平建设”的佤邦联合党和政府。  

当身着夹克衫、中等身材、脸色黝黑的鲍有祥出现在我们面前时，让人很难想到他那传

奇般的历史。“我已向世界宣布，2005 年佤邦成不了无毒源区，可以要我的脑袋！”鲍有祥

指着云雾中的佤山说道，“一个小小的佤邦，不能因为毒品问题，成为全世界嘲笑和打击的

对象。我们要做世界人民的朋友。”  

他兴致勃勃地带着我们参观在云南技术人员帮助下建起的氧化锌厂和精锡冶炼厂。在一

堆堆码放整齐的锡锭前，他端起 25 公斤重的锡锭自豪地说：“这是我们佤山有史以来的第

一个民族工业企业。佤邦有十几种矿产资源，这一锭锡就卖几千元，现在佤邦全年矿产收入

3000 多万元，比种鸦片的收入高多啦！”他告诉记者，佤邦每年鸦片种植的税收保持在 400

万元，他们用年年上调鸦片税的办法打击种植的积极性，促使种植面积减少。1989 年他们接

管政权时，只有 9万斤大米，3600 元人民币和 20 万元外债。这些年佤邦大搞替代经济，开

水田种稻谷，种植橡胶、茶叶等经济林木，全年收入近 8000 万元。全邦 60 万人，人均 400

多元。他们在缅甸政府和联合国禁毒署的帮助下，盖医院、建学校。10 年前全邦只有小学

20 所，学生 500 名。现在已有小学 350 所，学生近 3万人，还建起了 6所初中和 2所高中。

（向兵）  

 

佤邦负责纠察军人风纪的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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